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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落介绍

锦年
年少情长。

尤记得他的白锦布衫，她微笑时温柔的脸庞，你们幼年的两小无猜，还有陌生人亲切的一句“你好”。

那段锦年情事，你不曾忘却。

文苑
刊录每月主题文章。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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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夏

                                           ——苍冰
那一个夏，仍像如今的夏，当生命复苏后，便开始了躁动。

不知是少了什么，眼里总有读不懂的淡淡的、淡淡的伤。

夏日的夜总使人无法入眠，那般闷热把我的睡意赶走，我只好拿起耳机听起了音乐。歌循环播放着，似乎房子里静得连耳麦放出的音乐都听得见。我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那个夏。

仲夏空中下着倾盆大雨。乌云密布的天空似乎马上要崩塌了，雷声也“轰轰”

鸣响。路上，人们迈着匆匆的脚步，踩踏在地面上，积水也溅得到处飞洒，我的裤脚几乎全部浸湿，但我还是不停地往前走着，天上的雨滴重重落下，敲打着伞面，发出使人厌倦的撞击声。当时我的思绪早已凌乱成麻，因一次普通小考竟让所谓的亲人和老师呵斥、批评我，似乎重要只是成绩，而不是我。我无法理解，索性什么都不想，只是漫无目的一直走着。

街头的空荡，似乎让我产生了错觉，全世界只剩我了吗？我察觉不到任何的呼唤，因为有一种领悟，是在沉默中沉默……突然，我手中好像失去了什么,雨滴毫不留情地刺向了我的脸颊，只是还有那么一丝温度，我并没有晕厥。在冰冷的绝望下，心还是热的，它还在跳动着，我知道，我还存在着……

无论夏消褪了什么，但是悲伤还是会让我们坚强，就像有些事，明知道结果，也义无反顾的去做。其实，有时候我们面对的，就是自己的心……

现今的夏，在时间里流逝仍是如此，一切仍在躁动……
夜别

——H64资雅利
静静的村庄飘着白雪，槿在祖母那儿过完寒假，便要回自己的家了。一簇簇的绵绵白雪也急着表达对她的依恋之情。

夜里，一弯残月宁静地悬挂在墨色的天空。槿请求祖母让她去坐夜车回家。门外仍在飘着小雪，刺骨的寒风也还在游荡，祖母不肯答应，槿只好骗祖母说她明天早上很早就要上课，若明天早上再走会赶不及。祖母埋怨她为什么不早点说。槿用甜甜的腔调说：“我只是想和祖母待一会儿嘛。”祖母便无奈地又气又喜，拿起伞送她去镇上坐车。

祖母撑着一把黑色大伞，槿撑着一把雪白小伞，伞边靠着伞边，向小镇走去。两伞挡住了雪在地上的堆积，形成一个相对凹陷的“沟渠”，或许这“沟渠”就是槿和祖母之间的距离。“沟渠”，两旁大大小小的脚印里，渐渐堆满了雪花似的绵绵的爱意，却无论如何都不能越过“沟渠”，融在一起，让彼此更深切的感受自己的心意。

祖母家到镇上有长长的一段距离，却在很长的一段距离里两人都凝视前方，沉默不语，直到离镇上只有一小段距离时，祖母终于忍不住唠叨起来：“你到学校别饿着啊！这么冷的天别着凉啊！好好学习啊……”槿只是轻声地嗯了一声，声音小得连她自己都听不到。两人再次陷入沉默，只留风在耳畔呼啸。

不知不觉间，到了小镇，祖母又开始千叮咛万嘱咐。突然，一束橘黄色亮光从远方倏然而至，呜的一声笛鸣打断了祖母的话。离别的时刻就要来了。

槿轻轻地关上白伞，轻巧地钻进夜车里。祖母关上黑伞，把伞靠在站台墙角，帮槿把行李吃力地搬进夜车，气喘吁吁地出来，然后站在站台上向夜车张望。槿终于靠在窗边大喊：“祖母，放假了我就回来！”却看不清祖母脸上的表情。

伴着呜呜的笛鸣，夜车缓缓前进了。槿终于忍不住流下泪水——一辆夜车拉远了她和祖母的距离。

远远的，一颗温暖的心矗立在那儿注视着槿远行的轨道，忘了撑伞。

[image: image8.jpg]


  我与我心

                                                                                     ——H85 谭杰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题记
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不时传来阵阵嘈杂声。夜色浸漫的城市，到处洋溢着灯红酒绿的繁华。夜风，把忧愁吹入了心底，人们却仍行走着，走向一个不知名的尽头……
我，孤独的身影划过曾经的回忆，时间定格在了街道旁。树影在街灯的照射下，显得十分寂寥。路边的石椅反射着月光，印着青苔，透露出这些许的苍凉。穿梭于车水马龙，忘乎所以地完成每天的“任务”，行尸走肉般毫无意义。霓虹灯下闪烁的璀璨，映在了我的眼中，我感觉到一种陌生的气息。原来，如今的我早已迷失在这现实的世界，曾经，我又在哪？

我，原来简单地过渡着，而现在一切都变得愈复杂了，这世上总有些东西深不可测，我无法看透，但要去面对这一切的一切，太累了……可只要我还能够呼吸到现实，便就还可以去找回曾经那个熟悉而又简单的我，时间又开始流逝，生命会还义无反顾地向前奔跑，因为希望，一切就不会有止尽……
我，可以平凡着，但我仍是最独特的我。在树叶凋零，雪花纷飞之际，梦便会带着希望飞向远方，而我，微笑看着曾经的回忆，因为美好的一切将伴随在真正的我左右。虽没有永恒，但这短暂的一瞬间，也是值得我去珍惜和留恋的一瞬间。其实连那回忆的扉页上也都永远刻着幸福……
我，犹如夜色中绽放的绚烂烟火，但却不会消逝，渐渐地，时间的年轮带着心飞向了真实……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海阔天空/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
孤独的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
嘿，我要走了

                  —— 西楼

嘿，我要走了。
曾经的沃土早已贫瘠，

昔日的蓝天下也没了我的身影。

不羁的岁月再刻骨铭心，

也敌不过时间与距离。

嘿，我要走了。
炙热的盛夏已经过去，

紧接着无尽萧索的秋意。

知了疲于合鸣，

沉默替代了勃勃生机。

嘿，我要走了。
别放任泪水如泉涌，

那只不过徒增压力。

哭泣止不住我的脚步，

眼泪无法冲垮心灵的堤。
嘿，我要走了。
你也不用再来挽留，

这世上哪有不散的筵席？

你又何苦郁郁寡欢？

今天的告别只为来日相聚！

嘿，我要走了。
再同我游一圈那熟悉的地方

——走不完的长巷，跑不完的操场。

陪我聊一宿岁月轻狂，

让离别愁绪随风飘至四面八方。

嘿，我要走了。
这寡孤的黄昏，

幕着雾与雨。

我在我心的孤寂里，
感觉到它的依依。
年少轻狂

——钟宜杜

来时那般淡然，去时何不依旧洒脱？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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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从她手中递过来的数学公式总结，心中有了一丝明悟，我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也许别人是读书或者玩书，而我们这些人则是在玩命。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看着她那种不死书中誓不休的样子，我真的不好意思说什么。学业、高三，是我无法跃过的天堑，也许是我夸张了，也许是我下定义太早了；只是我知道，我走的这条路是不能回头的，不成功，便成仁。而我和她的路终究不同，也许是因为不甘于寂寞，也许是因为不愿在红尘之中孤独地守望，我选择了这条不能回头的路。对也好，错也罢，我早已不再去想，只求无悔。也许暂时无人理解，也许只有孤寂作伴，可是既然选择了，那么我就要走下去，因为这是我的路！因为这是我选择的路！

其实说起来，我算是一个准高三的，因为我留了一级，如今有些感慨万千地站在这边走廊，望着对面的高三，看到了熟人便挥挥手，算是打过招呼了。今天宇过来对我说：到时一起去聚会吧！我只是笑了笑，并未答应，但也没有推脱，想起当初相遇见的时候，那时的我们稚气未脱，那时的我们年少轻狂，那时的我们怀揣着共同的梦想。只是时间调皮地眨了眨眼，弹指一挥间，便是到了高三。

当初我们的年少，当初我们的轻狂，就这样湮灭在了时间长河之中。此时此刻，我正坐在窗户旁看着下面的夜景，只是再美的夜景中也不会有我，心中依旧隐隐作痛：也许，在你最需要我了解你的时候，我误解了你；也许在你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我无视了你。只是，兄弟，我真的不知道怎样了解你，还有那个最重要的你。如今高三了，要走了，我该怎么办？徒留后悔吗？不！这不是我，还记得老黄曾说：“这是个狗屎的世界，即使你再不爽，你也得在这个狗屎一般的社会生活下去。”突然之间我知道了些什么，也许这就是明悟吧！我想过了今晚，对于“别离”这个字眼我会有一种新的感悟。

也许大哥是对的，我始终站在回忆里不曾睁开过眼。如今回首过往，看着一步一步踩下的脚印，我才发现，别人是用情感写着回忆，而我则是站在他人不曾看到过的地方，静静地读着，念着，那份只属于我的回忆……

耳旁回荡着的是岸部真明的《奇迹之山》，静静地听着这首有点小忧伤的吉他独奏曲，纷乱的思绪，终于回归平静。雨后的夜风有些微凉，如同一直未曾温暖过的胸膛。不曾想我早已迷失在了那逝去的地老天荒…… 最后的十天，战一场，无悔无怨；最后十天，战一场，荡气回肠。别离之日，兄弟们，那将是我们再聚首回望过去的日子。

至此说一句：来时既然可以如此淡然，那么去时就让我们依旧洒脱吧！

别了，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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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我的年少轻狂。
戏子

——C115 蒋梦元

太阳逐渐落山，夜幕降临，取而代之的是满天星辰。

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皎洁的月光，嘴角的最后一丝微笑也消失了。轻叹一声，我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就习惯这样了……

都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而我们就是里面的演员。成功了，就是明星，星光灿烂；而不成功的，只能是跑龙套，埋没尘世。以前我没什么体会，可如今就越来越理解了……

当别人遇到困难时，我们总是去安慰他，给予鼓励。可当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每次有心事，我也像现在一样看着月亮，内心有着无数的疑问，我也每次都用那些美丽句子来安慰自己，一次又一次，不知道有多敷衍勉强，可我还是要麻痹自己只能这样。有的朋友或许对我安慰她们的话认为我太过现实，可其实我自己连人生方向在哪儿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明天又要微笑，又要假装淡定，又要武装自己……是夜给了我宁静，在她面前，我才能敞开心怀，我已经习惯了每天看着夜，然后数着星星算着还有多久，还有多久能够不去伪装，不用假装高兴？还有多久不会离开，不会再见？可每每回答我的，是夜不变的沉默。
有时候书上说的也不一定是对的。什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什么“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其实我们都知道离别的痛苦，也知道今后相遇的机会渺茫，可是我们却宁愿欺骗自己，宁愿说着这些优美的句子，唇角在笑，心中却寒……我们谁不希望想哭就哭想笑就笑？谁不想只要有颗糖就能开心的心态？谁不羡慕没有烦恼，无忧无虑的时代？可我们都懂，我们已长大，已告别年少的无知，不可能还那么天真，我们肩上担负的重任，那些忧愁哪是一颗糖能打发的？我们早已学会了成熟，学会了隐藏自己，学会了微笑……

昨天碰巧看了席慕容的《戏子》，现在想起来更是深感其受，其实我们也和戏子一样，努力奋斗，或许不一定有结果，就算成功了，别人看到的只是你的光辉，谁会看见光芒下的辛苦？可我们却仍坚持，这份信念哪来？我不知道，我问夜，她也只是一笑……

天际开始有了变化，夜幕开始收起，白天正准备到来……我知道，我又要开始武装了，明天还有明天，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不，不会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了，因为，时间不多了……

梦无悔

——钟宜杜 
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游荡着，手中的绿茶被掌心捂得有些微热。站在川流不息的人海之中，我的胸口突然传来了一阵剧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悲伤吗？是绝望吗？似乎都不是。看着不断变换着的面孔，我不禁失了神——这就是以后吗？这就是成长吗？多年之后的我们，是否会像这川流不息的人们一样麻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阿爸说：“这就是现实。”姆妈说：“这就是成长。”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忘记过了多久，耳旁传来了小贩的叫卖声，人们的讨价还价声。看着这熙熙攘攘的景象，我不禁有些迷惘——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一份荡气回肠的爱情？还是为了一份人与人之间的友情？我不知也不懂。夜静了，独自漫步在湖畔，看着这个繁华的都市寂静的一面，我如同小兽般贪婪地呼吸着这寂静的气息。微风拂过，吹动着本就凌乱着的发，眺望远方——那是你在的地方——在心中默念祈祷,唯望君安。

风中传来的幽香，如同年少时不知如何安放的轻狂，是那样的清淡，是那样的悠扬。这一刻忘记世间所有，只有手的边缘，那从不曾忘却的温暖与坚实陪伴在身旁。有什么好害怕？有什么可畏惧？看着怀中的你，心中暗暗悸动的情怀，仿佛在岁月长河中徘徊了千百年的光阴。千年的孤寂，千年的守望，只愿在这一刻告诉你，千年前的擦肩而过，是为了今世的相濡以沫。天际之上，是否有人正在微笑遥望？是快乐吗？是痛苦吗？不管了吧！明天是什么，明天会怎样，何必在乎呢？拥抱入怀吧！把你轻轻拥抱在我的怀中。
梦总微凉

--胡子先生

如果月球上住着两个人，那么就算他们面对面也无法听见彼此的声音吧。是徒劳的张着口还是一直悲伤的比划着呢？——其实这样的感觉我都懂，因为我也曾经在离你很近很近的地方呐喊过，然后目视着你在我的呐喊声中朝着前面的方向慢慢离我而去。

——郭敬明
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我脑袋里一直想的是那些飘渺的梦想，但是却出现了几个人的脸，然后就不自觉的把“张”写成“伤” ，只能用改正液遮掩，就像是伤口上的痂一样难看的要死——我不能掀开那一层白色的东西，那是封印，封印着错误，掀开了就成了难堪，而我也许是更不愿意难堪的吧——要不然怎么都不谈梦想呢。

我不知道梦想是什么颜色什么状态，甚至物理书里写着的体积、质量和密度我都不确定它有没有。但我知道，我是有梦想的，虽然我不知道它会被现实冲淡到什么程度，所以班主任要我们写的梦想誓言我写了撕撕了写，直到两个礼拜过去了，后面的黑板报上几乎贴满了青春少年的呐喊我也未动一字。我似乎能感觉到它在我的身体里不停地颤抖，像是冷笑又像是哭泣，我害怕，我想放它离开，可不知谁说的那句“放飞梦想”又是一种莫名的嘲笑。

是欲望，是贪婪啊。很多人问我“你想干什么。”可我听见的却是它说的那句“你能干什么。”对啊，我什么都干不了——那要梦想干什么呢，明明什么都干不了的——“可是我想……”——“但是我没资格，野心那么大是用来折磨自己吗？”我是很懒的人，我不会用半个小时在深夜里辗转反侧的思考为了我的未来我明天要去干些什么，也不会去想谁对我的将来有益要靠近一些，或是谁谁会败坏我名声要与他离远一点。大多时候我会更愿意用那半个小时睡觉，让第二天的我不至于在看小说的时候昏昏欲睡。

刚睡醒的时候我会看见一些很有趣的事。比如前排背英语的女生忽然变成一支看不出型号的手枪，枪口对着书页上的蓝色字母射击了好久也不见屏幕显示“KO”的字眼，旁边的男生们像是豺狗，对于一个附加题像对一只新鲜的羚羊，辩论了一句就像对方的身上咬一口，乐此不疲地玩这种自相残杀的游戏——当然，他们是看不见我的——你说豺狗会对一棵树一株杂草的存在引起注意吗？我知道是他们的梦想催发了他们的兽性，但我的梦想它暂时很乖只能起安慰作用，就像是鸡血和镇静剂的区别——我很欣慰。

会在听一首温暖的歌时候，忽然感觉一切都美好的不像话。窗外的阳光就像是棉絮一样暖和，捂得自己忽然想起今天应该好好听讲了，马上母亲要过生日该买礼物了，那几个因为小事分散的朋友应该去讲和了，然后爬出被窝预备做那些“应该”做的，却冷不防的被胳膊接触到的寒意吓得缩回被窝。“你看得清阳光下的冰霜吗？”——“注意就能看到的。”“那微笑下面的怨恨呢？”——“了解就会懂得。”“华丽衣裳里的小刀…”——“时间……”“别说时间，有些时候时候你只有被装进棺材的时间。思考？——一个被吓傻的人是不会思考的。”“你没有害怕过你强烈的野心吗”——“没有么？”我最讨厌为了面子而虚伪的人。

有人说过梦想这东西像是路灯，是用来给迷途的人指明方向避免坑洼的。我也曾在听到这种说法是点头附和，但现在我不了。我记得我曾把它比成风筝，说他无论在哪个角落都会有一根线，从幻想中穿出来被牵在手中。肤浅！现在的我看那时的宣言像平庸的女子看一堆华而不实的装饰品，不仅无用而且好笑。明明是梦想牵引着自己去那些布满了陷阱的囚牢，却依旧被看得伟大如灯坚定如筝。就像那句貌似绕口令说的一样“人的乐观真是不容乐观。”

梦想这个词与我们就像月球与地球之遥，当然也不乏有人用明早我要起床这个梦想来推翻我，但那是梦想吗？有人心心念念着的会是用时间就能解决的问题吗？不，至少我不信，我只信人性。是人性让我们产生被叫做梦想的欲望，然后不顾一切的达到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感，而这种荣誉感，怎么会从明早起床今晚睡觉这种小事里被感受到？我们都因人性而麻木，所以面对梦想我们不会说：“我能不能拥有你啊？”而是说：“我一定要达到你！”这难道就不比哑口无言更可悲吗？

也许我和我的梦想就是在月球上的那两个人，我不想徒劳也不愿悲伤，我就是希望告诉他我那种求而不得的迫切与失望。只是我一如既往的得不到回答，所以开始厌恶的解析他。他可怕啊他是贪念啊他使人产生连绵不绝的欲望啊……我知道他是委屈的，我相信他的若即若离有数不清的理由，我也明白它背后会有更深的深渊和更陡峭的陡崖在默默地等待，所以无论我怎么用恶劣的形容词描述他，我仍愿意与它携手。我理解它——你呢？

梦魇

——H80班 木丁

月半，夜已深了。月亮暗淡了许多，撒下的“银色雪花”似在翩翩起舞。但，这不是雪花，而是月球上一个神秘国度里的梦月精灵，它们总会在夜间出现，帮助想睡又睡不着的人入睡，并剪辑一些美好的梦送予他们。

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白天的时候，我们在月球上玩耍，夜晚我们才会来到地球上。地球上的人见到我们只会把我们当做是萤火虫，所以我们并不怕被人类看见。国王会给每个精灵命名，我被命名为阿魔。

我在地球上负责的范围是这条小巷。国王和我说过：“只有善良的人才会做美梦。”而这条小巷里的人都会做美梦，这应该就是这里常年干净整洁的原因吧。嗯，我还问到了花香，我真爱这个地方，爱这个没有恶梦的地方。

小巷里新搬来一个女孩，我特别喜欢她的梦，喜欢在她的梦里逗留。她的梦里总有她逗小猫的情景，那只小猫叫泡泡公主，白色的皮毛，灵动的大眼睛总是扑闪扑闪的，整个身体也是圆滚滚的。它很爱打滚，却也很爱干净。泡泡喜欢玩毛绒绒的球，也喜欢追着雪花到处跑。小女孩很爱它，给它戴上有白色斑点的紫色方帕，还给它准备它爱吃的点心，为它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

和往常一样，我进入女孩的梦，但不一样的是这次的梦境好黑，女孩的身影模糊不清，似乎蹲坐在一旁微微颤抖。我听见她抽泣的声音：“泡泡，你在哪？你不要离开我。泡泡。你不要走……”一番询问后我得知原来是泡泡走失了。我也很伤心，想起过往梦中的泡泡卖萌的样子，它可爱粉嫩的小爪子以及颈上别致的紫色方帕，就更难受了。她的眼泪一直流让我看不下去了，于是我决定帮助她，像她帮助被遗弃的泡泡那样帮助她。

我在小巷里搜寻泡泡的身影，找了很久，最终在花丛深处找到了它。原来他迷失在花丛里了 。我正想着该怎么把它引出去，突然，它的爪子扑向了我。呼！幸好我反应灵敏否则就被它伤到了。我后退了一大步默默地想对策，只见泡泡在向我靠近。对了！它是把我当成雪花了。我一步一步引着它回到了女孩的家……

天空微泛鱼肚白，不好，我要赶紧回去才是！

阿木

——H64 资雅利

谁都以为，木头没有生命，怎么会呢？当然有的。

当我还是一块木头，我看不见，听不着，闻不了，不能动，不能说话……但我的心在跳动，虽然它跳得沉闷而乏力。

那天我在木雕师那里有了眼睛、耳朵、鼻子、四肢、嘴巴……有了灵动的生命。刹那间，我看见了世界的颜色，听见了世界的声音，闻到了世界的气味。然后我迅速地长到了足够大。

木雕师说：“你活了，那就叫阿木吧。我雕的一万个木雕里，总有一个是活的，只可惜，唉！”

我问：“可惜什么？你别话说一半，好不好？”

“你只有一个月的生命，一个月之后，你将变为一块腐烂的木头。”木雕师用哀伤的语气答。

“哦，不！我再也不想当木头了，更何况腐烂了的。”经历过色彩、香味和声音，我怎么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黑暗混沌的世界。

“那么，阿木，请你记住两件事——第一，永远不要让别人对着你说‘你是木头人’；第二，找一个和你长得相似的女孩，你去拉她的手，拉十次。每次拉手，你都要在心里数数，要数到一百下再松开。”

“拉满十次手后，你会获得真正的生命，永远听得到、看得见，不过，那个女孩，将从此再也看不见、听不到，也不能发出声音。”木雕师补充道。

“啊？”

这时候正是春天，一切美好再号召着我，我喜欢这个世界到了心痛的地步，我只想活着。

我的运气真好，然后我把自己的头发扎成像她那样的辫子，没有橡皮筋和蝴蝶结，我就用两根草茎绑着。

然后，我就要进行“拉手”计划了，可因为害怕和犹疑，我只剩下了十天时间。

我终于不顾一切地跑上去拉她的手，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到一百下，才放开她那挣扎着的手，而后奋力逃开。

到第三天早上，也就是我第三次要牵她的手的时候，她脆脆地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拉我的手了。”

她知道，我震惊极了。

“因为你很孤单，没有朋友，我猜对了吗？”

猜错了，我在心里回答。

“好吧，以后你不用偷偷拉我的手了，给你。”

她朝我伸出手来，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惊异地把手藏到身后，甚至还后退两步，结果左脚绊住了右脚，摔得很惨。

她伸出手拉我起来，用天蓝色的蝴蝶结换下了我绑头发的草茎，然后紧拉着我的手，说带我去感受快乐。我不自觉地在心里默念着：“一、二、三、四……”

我们躺在草地上看天空，你瞧这会儿天的颜色多美，浅蓝的，深蓝的，绛紫的，白的，粉的，金黄的，橘红的，苹果绿的……

接下来的六七天，我们都是在黄昏的路上遇见，每次都是她主动拉过我的手，躺在草堆里看天，看云。

直到最后一天，我才猛然想起，我是一个木头人，只要再拉一次手，我能该获得真正的生命。

可是，那她呢？她要像我从前一样吗？

不！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于是我对他说：“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就‘你是木头人’好了。”

她欢呼：“好啊，好啊。”

她说：“阿木，你是……”

还没等她说完，我打断了她的话：“叫我采蓝，因为你叫采红。”

“哦，采蓝，你是木头人。”没有丝毫的犹豫。

“恩，我是。”我微笑地多看了她几眼，舍不得。

之后，我就变成了一块朽木。

朽木不可雕，却是最懂人情世故。

怨
--- H85  谭慧娟
楔子

她是这所贵族学校里最简单的人，简单的来历，简单的家庭背景，简单的头脑，甚至连她的名字也是和简单同音的简丹，唯一不简单的是，简丹不是考进来的---当然也不可能是靠关系进来的，她是因为最后的亲人，她的哥哥犯罪被抓后村支书为了帮助孤苦伶仃的她才让她破格被安排到这里来，说是为了了她哥哥的心愿。

来的前一天有人问她：“阿丹啊，阿翔他这是犯了什么罪啊？”

她想了好一会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对面前的一大堆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摇头说不知道，他们就开始低头，叹气，拍她的肩膀：“阿翔他可是好人啊，这是造了什么孽...”简丹有些困，捂着嘴打了个哈欠不小心掉出了眼泪，她用手背擦掉说：“哥哥会回来的。”眼泪擦掉后她看见有人用手抹了抹眼睛，抽了鼻子后用力握住她的手，摸她的脑袋叹息：“这么好的孩子这么会有那么硬的命，留她一个人可怎么办...”简丹笑了笑，温顺的没说话。

 “ 翔子，黎明就要来了，你看得见吗？”她瘦小的身子终究倒在床上，无力支撑她最后的笑容。

一、同情是一种耻笑[同情是一种耻笑，像喷洒了农药的罂粟，久盛不衰]
“校长是好人，像你一样。”---简丹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记下那么一句话。

简丹的哥哥简翔总在外打工，有时是三五天有时是一两个月不在家，没有简翔的日子里简丹总会用本子记下很多东西，以便他回来的时候能看见她的生活，然后很温柔地摸她的头说：“阿丹是不是很难过呢，以后翔子不会出去那么久了好不好。”---虽然他依旧会很多天的不见踪影，但简丹不怪他，简丹记得父母被装在大大的木头柜子里下葬时他的眼泪，所以不怪他。

知道简丹的身世，校长特意把她安排到一个待人待事都很友好的班级里，临走时校长问她：“简丹是吧，你怕不怕？”她很开心的朝校长招手：“不怕不怕，简丹不怕。”

简丹的自我介绍是最出奇的---不如用感人这个词吧。她说：“你们好，我是简丹，丹是…药丸的那个丹，不是简简单单的那个单哦！老师说我是班上最小的小孩，我九岁，我爸妈在哥哥没进监狱前被关在木头柜子里埋到地下去了，但我经常去看他们，因为哥哥说要多陪陪他们，还有哥哥他……”
简丹还没有说完就被越来越大的抽泣声打断了，旁边的老师一边擦鼻涕一边挥手示意她回到座位上去，简丹朝她点头时看到她通红的眼睛感觉她可爱极了----像一只大型的兔子。回座位时她又看见了更多的兔子，忍不住叫了一声：“我爱这里！”

讲台上的女老师听见了走过来拍了拍她的头叹息:“这么好的孩子怎么就……”简丹看着朝她涌过来的兔子们，微笑着做了个鬼脸。

二、想念是未绽放的花朵[想念是未绽放的花朵，只有绽放的鲜艳才有人知道它存在过]

简丹在开学十天后忽然收到了一封关于简翔的信：

阿丹，翔子的处决出来了，是死缓。不过阿丹你不用担心翔子，翔子在这里人缘不错，认识了几个和翔子一样不该进来的哥们，他们也是好人。翔子告诉了他们翔子的事，有个叫李夭的哥哥说有一个地方不对劲，他说那极有可能是陷害翔子的人留下的破绽。他马上就可以出去了，他会和你一起去找证据的，那个破绽很重要，就是         。
简丹把信翻过来翻过去的反复看也愣是没看出来句号前面的字到底是什么，只好无奈的放下信死死地盯着死缓两个字，快要哭出来，“啊。” 简丹摇摇头大叫，“也许是怕被别人偷看故意不写呢，电视里经常这样啊。”她小心翼翼把信折起来塞到本子里放到桌子里去，然后扑到同桌怀里去：“李天，哥哥他是死缓…”

李天轻轻的拍简丹的背：“不要担心，他也不会想看到你那么伤心的，你看我拿信给你却把你弄哭了，我怎么敢再拿信给你呢。”

简丹这这才从李天的怀里出来，用他递过来的纸巾擦了擦眼睛，随意说了句：“你真像我哥哥。”话一出口简丹就呆了，自己怎么会说着种话呢，刚才那种温暖是翔子曾经给过的吗，她抬头去看李天，李天笑了笑，没在意。

后来简丹才知道李天是后她报到的学生，是之前就在这里读的，只不过家道中落才被调到这个班的。他很儒雅也很善解人意，大家都悄悄叫他“温柔王子” 。“温柔王子？！”简丹悄悄叫了一声，想起的却是简翔常做的饭菜。她摇摇头，心里有些苦涩。

[未完待续]

人物
三毛

三毛，原名陈懋平（后改名为陈平）。1943年出生于重庆，1948年，随父母迁居台湾，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67年赴西班牙留学，后去德国、美国等。1973年定居西属撒哈拉沙漠和荷西结婚，并以当地的生活为背景，写出一连串脍炙人口的作品。1991年1月4日在医院去世。其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作品也在全球的华人社会广为流传，在大陆也有广大的读者，生平著作和译作十分丰富，共有二十四种。 

她十三岁就跷家去小琉球玩，初中时逃学去坟墓堆读书。旅行和读书是她生命中的两颗一级星，最快乐与最痛苦都夹杂其中。她没有数字观念，不肯为金钱工作，写作之初纯粹是为了让父母开心。她看到一张撒哈拉沙漠的照片，感应到前世的乡愁，于是决定搬去住，苦恋她的荷西也二话不说地跟着去了。然后她和荷西在沙漠结婚了，从此写出一系列风靡无数读者的散文作品，把大漠的狂野温柔和活力四射的婚姻生活，淋漓尽致展现在大家面前，“三毛热”迅速地从台湾横扫整个华文世界，而“流浪文学”更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接着，安定的归属突然急转直下，与挚爱的荷西锥心的死别，让她差点要放弃生命，直到去了一趟中南美旅行，才终于重新提笔写作。接着，她尝试写剧本、填歌词，每次出手必定撼动人心。

最终，她又像儿时那样不按常理出牌，逃离到没人知道的远方，继续以不羁的灵魂浪迹天涯。
主要作品：《雨季不再来》、《撒哈拉的故事》、《稻草人手记》、《温柔的夜》、《梦里花落知多少》、《万水千山走遍》、《我的宝贝》等
三毛的文章即使是悲剧的结局，但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你仍能感受到人性的美好和生的希望。写作，无异于三毛生命过程中不可剥离的一种存在形式。检视三毛的笔耕道路，品味其作品的无穷魅力，不能不注意到她的文学追求。三毛的文学价值观，和她的个性、文学道路、以及对生活本身的理解，有密切关系。确切地说，三毛没有纯文字作家那种严肃的创作使命感，但更接近真实。
看三毛的文章，你会伤感、惋惜，但不会觉得很压抑。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我们需要的是阳光而非阴霾。
三毛语录
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

我避开无事时过分热络的友谊，这使我少些负担和承诺。我不多说无谓的闲言，这使我觉得清畅。我尽可能不去缅怀往事，因为来时的路不可能回头。我当心的去爱别人，因为比较不会泛滥。我爱哭的时候便哭，想笑的时候便笑，只要这一切出于自然。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
人之所以悲哀，是因为我们留不住岁月，更无法不承认，青春，有一日是要这么自然地消失过去。而人之可贵，也在于我们引着时光环境的改变，在生活上得到长进。
我笑，便面如春花，定是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
爱情是一种奥妙，在爱情中出现借口时，借口就是借口，显然已经没有热情的借口而已，来无影，去无踪。如果爱情消逝，一方以任何理由强求再得，这，正如强收覆水一样的不明事
锁上我的记忆，锁上我的忧伤，不再想你，怎么可能再想你，快乐是禁地，生死之后，找不到进去的钥匙。
快乐的日子总是很短促的。躲在心里的枷锁不可能永远不去面对处理。时光无情，来去匆匆——不可以伤感呀，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即使千里搭长蓬。
爱情是彩色气球，无论颜色如何艳丽，经不起针尖轻轻一刺。
生活，是一种缓缓如夏日流水般地前进，我们不要焦急我们三十岁的时候，不应该去急五十岁的事情，我们生的时候，不必去期望死的来临。这一切，总会来的。
可进可出，若即若离，可爱可怨，可聚而不会散，才是最天长地久的一种好朋友。
世上的幸福悲欢总结起来只有几种，而千行的眼泪却有千种不同的疼痛。那打不开的泪结，只有交给时间去解。
世上的喜剧不需要金钱就能产生，史上的悲剧大半和金钱脱不了关系。
朋友再亲密，分寸不可差失，自以为熟，结果反生隔离。
不要害怕拒绝他人，如果自己的理由出于正当。当一个人开口提出要求的时候，他的心里根本预备好了两种答案。所以，给他任何一个其中的答案，都是意料中的。
征稿

征稿不限体裁，不限字数，不限时间，来稿需注明班级姓名；
我们会定期组织社外积极投稿同学与我们一同开展文学活动，并在期末给予一定奖励。

以上来稿均请投入学校大厅黑板旁投稿箱。

                                                 源作文学社

                                             2013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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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淡的回忆，伴随着我们度过又一轮春夏，在萧瑟的风里，是否每当独自行走在某处，心中又勾勒出模糊的影子，那是怎样的背影，在旁人的眼里却永远也读不懂。


  如你为自己的心境筑造成一堵围墙，却又将自己困住，在这小小的困笼里哭泣时，无人知晓，你一人承受了所有悲伤，活在了自己编造的幻境里。分不清谎言，也分不清自己的心， 现实只是无情地欺骗了你，何必又去想着那些假象，最终堕落自己，沦陷自己，带来的也是全是伤痛。


  沉睡之际，脑旁却又不停闪现美好的画面，看似相册般翻转，其实早已烙进灵魂深处。不是生活都有童话，不是童话都有结局，不是结局都有意义……虽不知你的步伐迈向了何方，但每当回首观望时，是否又会进入迷茫，直至泪流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路，还在前方，虽然还很遥远，但待到清醒过后，仍须前行。


  时常望着夜空，不去诉说，只默默凝视，在闪烁的帷幕下，孰知心中的秘密，在白昼盖过黑夜之时，终又无法隐藏，只有遗憾。这一生中，许多事情就算是心知肚明，也终究无法说出，只是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切时，我们在畏惧，我们太怕失去。最终，自己还是在时间推动下，学会了很多……


  偌大万千世界，亦真亦假，我们所拥有的，不是童话，所以我们才需要不断地领悟和释怀，而那所谓的幻，也将随风而散……


                                     ——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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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爱就有多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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